凶手是被小静控制的邓禄。
首先，“在下还有个不情之请。烦请福禄寿富贵五位老伯，点起灯笼仔细搜查整个附近。我想知道，这宅子里或这附近，是否还藏着其他活人，是否有未寒之尸骨，是否有新溅的血迹，或是擦拭血迹、清洗血衣的痕迹。”宋煜此举是为了排除千面鬼杀了某个庄园内的人然后假扮成他，当然无此必要，因为惠通大师是千面鬼假扮的。搜查结果也显示了千面鬼不可能变作邓宅内的某人“邓宅内外及附近，再无其他人暗藏，亦未寻得任何人类尸骨。踏出这间书房后，再无其他地方可见可疑血迹，抑或是擦拭血迹、清洗血衣的痕迹。”那为什么说惠通大师是假扮的呢，因为段誉曾说“四月初八为佛诞日，寺中有浴佛法会，以香汤灌沐佛像，寓意洗涤身心尘垢，明心见性。中原寺院庆贺此节，仪式往往持续至翌日午时方歇，长老方丈需全程在场，颇为隆重”，而惠通大师的身份是“这位是老夫的方外至交，国清寺长老惠通大师”，首先查询资料可知国清寺位于台州，相较于云南而言属于中原地区，而且惠通大师的身份是长老。根据段誉所说，寺庙长老应该参与仪式直到翌日（四月初九）午时，而宋煜约定的碰头时间是“尔当及早抵达，于四月初九辰时携贺仪至城南客栈”，为了保密邓云天做了充分准备，接宋煜的邓福辰时碰头，到的最晚，那么午时才结束仪式的惠通大师绝无可能赶在宋煜前抵达。既然连邓云天都没认出惠通大师是假扮的，那显然惠通大师只能是千面鬼。
接下来就是神秘的纸条，“神不知鬼不觉塞入那隐姓埋名的邓大公子贴身衣袋之中”既然知道邓万山是谁，武功高到可以把纸条塞到贴身衣袋不被察觉，最该做的不是塞纸条，而是跟着万山把邓家据点找出来，与其说纸条是外人放的，不如说更像是庄园内的人放的，用以引发恐慌。那么这就说明庄内有白莲教内鬼，甚至可能是摄心魔也一直潜伏在庄内。那么问题是内鬼是谁，首先内鬼应该具备一个条件就是没办法出门，因为如果有机会出门，就有机会报信。“笙姨娘、月小姐、万钧少爷、静丫头还有我，自八年前随老爷避祸入山后，便从未踏出过这宅邸一步，倒是富贵福禄寿偶尔会奉命出去采购些必需品；万山少爷则常年在外打理隐匿产业，不常在府中久居”这句话说话人是邓万安，也就是邓万安、朱笙、邓月、邓万钧、小静、邓云天没法出门，内鬼就出在这几个人之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不能排除内鬼是摄心魔的可能，因为“据闻三月间，那‘千面鬼’还在江州闹出好大风波”原文只提到过千面鬼在外活动，而摄心魔没提过，摄心魔如果是不能出去的几个人也没法用他的夺魂术报信，因为“其二，被此术操纵后，若是离那魔头一里地界开外，便会自动破除”邓家据点显然已经超出范围。内鬼的目的显然是不想被困在深山里烂一辈子，“我要出去！”内鬼说。
接下来是锁舌的问题。“几乎是粗暴地将钥匙用力塞进锁孔拧动。只听“咔哒”一声脆响，锁舌弹出。他又反方向拧动，“咔哒”一声，锁舌再次缩进。”注意到门锁是先弹出再缩回，说明门一开始是没上锁的状态。而发现尸体的时候，“那时我还将钥匙取出，去试了一试，的的确确可开关书房大门。”你说正常人试门锁试个没完吗，试两下不就得了吗。说明门实际上没锁。有办法不锁门而假装门被锁了吗，也没有。那么只有邓禄撒谎了一条路。根据原文“邓禄咽了口唾沫，脸上带着巨大的恐惧：“小的……小的心里头便觉不妙，伸手推了推门……竟是反锁着的！老爷的书房钥匙，向来只有他自己贴身带着一把……小的越想越不对，赶紧跑回下房，叫醒了邓福和邓寿，一同前去找万安少爷。”邓万安声音沉痛地接口补充：“他们三人慌慌张张来找我时，我正在大门口附近徘徊。听到消息，我立刻随他们赶了过来。那时，邓禄问我可有见老爷回房歇息，我说绝对没有。我所处的位置正好能远远望见老爷卧房的窗户，那窗户一直黑漆漆的，灯根本没亮过，老爷根本就没回房！“我们当即便知大事不好！老爷若真在书房，不可能一声不应……于是，我们便合力撞门，这门又沉又结实，撞了好几下才开。那时正好是亥时五刻。”可以发现除了邓禄说门打不开，别人从来没试过就和邓禄一起撞门，那么门没锁也变得合理了。邓禄出于何种动机击杀邓万山呢，我们前面说邓禄肯定不能是内鬼，那么邓禄只有被摄心魔控制了一个办法，摄心魔就是放纸条的内部人，那么只能是小静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纸条放在那种地方，谁发现的就是谁放的。所以纸条是小静放的，摄心魔也是小静，完结撒花。
